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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十三屆葡語國家和地區最高法院院長論壇上的發言 

澳門特區終審法院法官 

司徒民正 

大約三十萬年前，智人憑藉創新之力，與地球上其他生命分道揚

鑣。他馴服了火，發明了輪子與文字；而後駕馭了電，舉起望遠鏡，

遠眺月球並往返其間；再創建了互聯網，直至今日又發明了人工智能。 

這些發明創造徹底重塑了我們的生活與溝通方式──長話短說，

因為時間有限，諸位的聆聽亦彌足珍貴──於是我們得見今日之世界：

三十餘場武裝衝突與戰火遍布世界各大洲，起因紛雜，卻似乎無人知

曉如何，亦不知何時才能終結。 

十年前，2015年 9月 25日至 27日，聯合國 193 個成員國共同

通過了《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》，宣言於 2030年前締造一個更美好

的世界，讓人權獲得更深、更實質的尊重。向世人展示了(雖非首次)

引領地球走向永續之徑的決心，並莊嚴承諾“不讓任何人掉隊”。 

大會亦再次確認：消除各種形式和程度的貧困是經濟、社會、環

境三面向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石。貧困不僅是無法滿足最基本日常

所需，更在於缺乏發揮人類潛能的途徑。 

然而，早在三十餘年前的 1992年 12月 22日，聯合國大會已將

10 月 17 日定為“國際消除貧困日”(三天前我們剛剛再度紀念了這個

（譯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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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)。世界銀行 2024年報告指出，全球八十億人口中，逾三分之一

仍處“極度貧困”境地(每日 2 至 6 美元)；十億人身陷“貧困”，其中逾

七億為“赤貧”，每日僅靠略多於 1 美元的收入掙扎求生。僅 2020 年

疫情一年，便約有一億人被推入經濟困境乃至絕境。 

2025 年 1 月 1 日，歐盟二十七國人口已達四億五千萬；歐洲作

為全球第四大洲，共七億五千萬人。去年九月，聯合國大會在未來峰

會再通過《未來契約》(包擴《全球數位契約》與《對未來世代承諾宣

言》)，又一次莊嚴承諾“重塑全球治理，以回應當前與未來挑戰”：促

進和平與安全、守護環境、推動科技合作──如今焦點落在不可或缺

的人工智慧──並再次列入扶貧大計(當然，亦不忘人權與後世子孫)。 

然而，消除貧困不該只是華麗國際舞台上高舉的目標，而是道德

與社會的雙重使命；它的實現，僅繫於你我每一個人的共同與個別責

任。 

貧困之疾，原因並不在資源匱乏，而在於分配失衡。全球每年創

造的財富，若公平共享，足以讓人人得享尊嚴生活。但遺憾的是，現

實是少數人愈發暴富，集體愈發貧困。 

出於 “莫名其妙”的原因，仍然存在允許財富大幅集中的既有制

度。 

最新數據顯示，數十位億萬富豪坐擁約四成五的全球財富；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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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億人僅分得 2.4％。單是那位著名的特斯拉掌門人，身家就達了三

千四百億美元。未來二、三十年，全球人口將逼近百億，且日益老化，

問題勢必加劇；需要照護者倍增。 

此種境況已難以為繼，亟須對制度、思維與對策進行結構性變革，

並以公平和團結為核心。 

換個角度來看(以免過度耽溺)，亦為本次大會主題考慮，謹與諸

位分享以下觀點。 

我們這顆行星蘊水無量，葡萄牙先輩跨洋航海方得與我們相遇，

並留下今日兩億四千萬人共用的語言。然而，地球水體 97.5%為鹹水，

藏於海洋；僅 2,5%為淡水，可供飲用。更糟的是，大部份淡水鎖於冰

原(約 70%)或深埋地下含水層(近 29%)。因此，看似水覆地表，實則

僅涓滴藏於江河湖泊，稀缺而有限，卻是生命、社會發展、生產與人

類存續的命脈。 

今年“世界水日”(3月 22日)再度宣告：“水是人的權利”，“任何人

不應被剝奪”。然而，此權遲至 2010年方獲承認為普遍人權；至今每

十人仍有三無安全飲水。逾兩億人身處高度水壓力國度；約四十億人

每年至少一個月面臨嚴重缺水。近兩百萬五歲以下兒童，每年因無潔

水死於相關疾病。製作一條牛仔褲，從種棉、紡紗到成衣，可耗一萬

一千升水。海水淡化為替代方案之一，然成本高昂且倚賴化石能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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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劇全球暖化；本世紀末均溫或升二點五度，不作為的代價可達全球

GDP的 20%以上。 

各位貴賓： 

我們今天喝的水，與恐龍時代無異；差別在於，恐龍體型雖巨，

數量卻遠少於今日人類。“未來正在愈來愈快的到來”。 

正如戰火，污濁的水與缺失的衛生設施亦在侵蝕社會經濟發展，

阻撓“終結赤貧”的努力。奧德‧蓋勒在《人類之旅》中提醒：須“尊重

並融合多樣性，以寬容與社會凝聚力拓展眾人對知識與科技的近用”，

縮減那阻礙大批人口分享科技進步的恥辱不平等。 

然而，今日我們再度目睹瘋狂軍備競賽：多國軍演模擬假想攻擊，

政府部門更名“戰爭部”。兩次悲劇世界大戰後，自 1988 年柏林圍牆

倒塌前一年開始，2024年全球軍費增幅創新高，逼近三兆美元。俄羅

斯政府每三盧布支出，一盧布流向戰爭；軍費已占聯邦支出近四成。

僅將現行軍費挪出微小比例，即可填補關鍵缺口，護佑最脆弱者，大

幅削減地球赤貧。重置全球優先順序，已非選項，而是人類存續的必

然。 

誠然，政府有(完全正當的)安全責任，須保護平民；然而真正的

“全球持久安全”絕非增兵所能達成。 

若依《未來契約》，193國承諾加速落實 2015年《2030年永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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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議程》“不讓任何人掉隊”，並同意徹底改變融資方式以應對人類

挑戰；那麼，眼前所見，卻背道而馳。 

自數世紀以來，學者、思想家、哲人與經濟學家窮究“國之貧富”。

亞當‧斯密、卡爾‧馬克思，乃至近年的傑佛瑞‧薩克斯《終結貧困》，

各有論述；或指歷史根源──如殖民主義──地理與政治因素。然而近

年來“經濟決定論”漸被摒棄，人們轉而承認“法律”乃“經濟─社會發展

的關鍵要數”。 

論其“可認知”、“可信賴”、“可估量”、“可預見”之特徵，學界推

崇習慣法、大陸法等傳統法系之優勢；更慶幸地，法律不再僅由“生

產者”視角審視，而轉由“受規範者”角度，區分“文字上的法”與“行動

中的法”，摒棄糾結文字遊戲、複製朦朧視野卻無補現實的理論迷宮。 

我們當然無意披上競選政客的華服，更非萬能科學家，不敢妄言

包治百病。我們僅是法律與司法的服務者，且引以為榮。 

然而，法律無法僅憑自身站立。 

即便僅為法官，我們亦有義務追尋那“事物之間的必要平衡”，那

恰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，使人“更加幸福”，或至少“少一些不幸”。 

正如終審法院院長所言：一個清晰、可預期且穩定的法律體系，

便利投資與創業，吸引內外資本，催生企業與就業。而達此目標，無

需過度繁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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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今日，我們擁有昔日未見的“新科技”。 

利益可千變萬化，甚至對立；價值則應共通。 

自二十世紀中葉起，全球逾半國家陸續採用新憲法或基本法，悉

數納入 1948年 12月 10日聯合國大會《世界人權宣言》已宣示的各

項基本權利(及公約)。 

因此，須尊重這些既有權利，並投資於有效、務實的公共政策，

確保其真正落實與充分行使，從而促進真正的社會發展。 

十八世紀中葉，孟德斯鳩(與我們一樣同為法官)曾指出：每至一

國，他不問法律是否盡善，而問其是否被遵行，因為良法到處皆有。 

“繁榮之源，在於尊重差異與真誠的人類合作”；應當摒棄“一體適

用”的想法，因“一帖藥方難治百病”。解決問題，須從“理解真正原因”

入手，而非僅“修補後果”；國家多樣性與文化多元，不容輕視。 

聯合國(繼承了國際聯盟)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1945 年，

最初由 51個會員國組成，如今已有 193個成員國(如果現在將巴勒斯

坦計算在內，則是 194個；若再納入僅為觀察員的梵蒂岡，則可達 195

個)。它在世界各地眾多人道危機中，曾做出許多貢獻，並持續努力至

今。 

然而，我們必須懷著應有的尊重指出：聯合國這個名稱，(非常遺

憾)與現實似乎並不相符。安全理事會中不斷行使的否決權，以及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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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決議的漠視，都是這一點的明顯例證。 

事實是，為更單純、緩慢的時代所設計的治理模式，已無法應對

今日更加複雜、相互連結且迅速變遷的現實。如果機構與思維方式不

尊重、也不反映真實的世界，就無法有效解決現存的問題，甚至極可

能自身成為問題的一部分。我們必須在各個層面，在國家、民族、個

人與世代之間，重新找回信任與團結，並證明和諧共存、國際合作與

多邊主義是應對當前多重挑戰的最佳工具。我們需要一個更包容的社

會，以權利取代慈善。 

法律作為思考與實踐的方式，必須跟上社會的變革，才能真正回

應當前的實際需求，否則將淪為過時的產物，甚至成為阻礙社會進步

的(不合理)障礙。 

面對所取得之成果的不足，我們贊同那些質疑是否應採取其他途

徑來處理問題的聲音，特別是在社會與法律組織的層面上，(促進個人

與集體的解放)，並主張應賦予那些非自願貧困且被遺忘者(真正)的諮

詢權與參與制定社會包容政策的權利，從而剝奪有產者對其生活決策

的壟斷。 

阿爾馬達·內格雷羅斯曾說：“……我出生時，那些應該拯救人類

的句子早已寫好，只差一件事，那就是拯救人類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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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堆積如山的法典(以及對其內容的高談闊論)無法解決受眾日

常生活的問題，那它們就毫無意義。 

面對這一切，法律與正義不能無動於衷。與其一味聚焦於財富生

產的規範——例如利息是否屬於商業行為——以及單純追求經濟增

長，我們更應思考並行動於社會包容與發展的需求，甚至應在青少年

教育階段、法學院本身(以及法官培訓中)納入相關探討。 

人們常說“法律只管規範”，而“市場應該自由”。 

然而，市場並非亙古不變的自然結構，它在任何時空都不會以相

同方式運作。因此，(顯然)應由法律來指導經濟，使其以某種方式運

行，而非另一種方式；其目的不僅是經濟增長與少數人的財富，更應

是(真正的)社會發展，透過更公平的財富分配，保障人人享有尊嚴的

生活。 

“時代在變，人的想法也會改變”，“我們的世界就是由變化所組

成”。 

正如聯合國秘書長近日所言：不能、也不該放棄…… 

三天前的 10月 17日，我們度過了國際消除貧困日。再過三天，

10月 24日，我們將迎來聯合國日。 

讓我們加入那些相信“不讓任何人掉隊”的行列，趁一切還來得及，

在“無法回頭的臨界點”到來之前採取行動。 


